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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推窗，薄纱似的白云下面，
透着幽蓝，光晕如涟漪，缓缓地散开
来，刹那间，一轮红日破云而出，跃
出江面，将漫天云霞染成鎏金。晴
日朗照，期盼已久的黄山之行，终于
如约启程。

一路上看到的青山绿水也没有
心思欣赏了，我们一心只想着李白
笔下的“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
的奇绝，好奇徐霞客“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盛赞是否属
实。更想替吉木小朋友看看，这黄
山是不是黄色的。

9时许，大巴车在蜿蜒山路上
穿梭，掠过碗口粗的竹林，再经20
分钟索道滑行，我们终入黄山怀

抱。远处云雾升腾，温柔地裹住山
腰，漫过座座山峰，眨眼间便隐匿了
山的棱角。在蓝天白云里穿行，台
阶仿佛化作云梯，真应了古人的诗
句“一线天高不可升，穿云深处有梯
登”。奇峰云海间，惊呼声，感叹声，
此起彼伏。稍微有一块平地，人们
便滑出去踮起脚尖，张着嘴巴，呼朋
引伴，忙着用镜头定格美景。最有
趣的是几位身穿红色衣裙的大妈，
两人各站一边，威严地用登山的拐
棍做围栏，四五人站中间，一人举着
手机，扯着嗓子喊着“黄山美不美”，
其他人挺胸抬头，摆好姿势，齐声高
呼“黄山美不美”，那热情劲儿仿佛
要让整座山都听见。

这里云在飞，山亦在飞。飞崖
峭壁间，苍松翠柏破壁挺立，枝丫一
律向阳生长，难以想象它们在云海
里如何扎根在深渊里呼吸。却能千
寻绝壁处挺直腰杆，绿意盎然，也许
是一股神秘力量，在守护这满目
寒翠。

松风拂过，玉屏风颔首，卧佛低
眉，让人心生敬畏。斜生在巨石旁
的迎客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白云
深处的天都峰忽隐忽现，神秘妩
媚。黄山峭壁奇石，奇石上的迎客
松，云海里的天都峰，构成了壮观的
山水画，升华为艺术品。李白能举
杯邀明月，黄公望能画出千古名画，
都是因为他们将自然视为有灵之

物，达到“物我一体”之境界。
我40年前登华山，因未睹日出

抱憾多年。如今莲花峰又因为维
修，同伴膝盖疼痛，近在咫尺而失之
交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人生就
是这么丰富，有遗憾也有满足。五
岳各有千秋，黄山的灵秀更是独树
一帜，它们都符合“多样又统一”的
自然之理。

返程时，坐在九龙潭瀑布前，回
望黄山，我想告诉吉木小朋友，黄山
不是黄色的，而是青色的、绿色的，
是灵动鲜活的，等你长大，一定要亲
自感受它的灵秀，也不要听“黄山归
来不看岳”，走遍山河，就会发现更
多惊喜。

印象黄山
■ 张翠霞

端午未至，市场上小贩售卖粽
叶、香包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中
浮动着若有若无的粽香味，我深吸
一口这特有的香气，告诉自己端午
节快到了。

每年端午前夕，父亲和母亲总
是要忙碌好几天，到河边摘粽叶、买
糯米、选大枣。快到端午节的前一
天，母亲舀水淘米，父亲则早早将粽
叶浸入一个大盆里，蜷缩的粽叶在
清水中舒展成鲜绿的模样。

圆润饱满的糯米，经过清水的
冲洗愈发莹白透亮，父亲用手抓一
把捧在掌心，指尖轻轻拨弄，糯米便
乖巧地排列开来，“泡到位，可以包
了”,他对母亲说道。这时，母亲将
糯米、红枣、红豆等食材一一摆放
好。5片粽叶相互掺在一起，平铺
在一个木板上，十字交叉摆放。只
见父亲双手翻飞，动作娴熟，很快把
粽叶挽成一个锥形，右手捞一把米
和红豆放进去，用手轻轻一摁，再放
几颗大枣，然后折叠粽叶封口。细
细的粽绳在他手中缠绕，眨眼工夫，
一个精致的三角形粽子就包好了。
层层叠叠的粽叶裹住糯米和大枣，
将浓浓的思念与爱意紧紧包裹。

母亲在一旁帮忙捋粽叶，递绳
子，协助父亲。有时候，邻居大婶也
过来帮忙。不一会儿包好的粽子堆
成一座小山。我们家包完了，父亲
还会被请到邻居家帮忙包粽子。

晚饭后，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
进一口大锅里，加水先武火煮开
后，再文火慢慢煮，直到煮熟煮
透。火苗在锅底跳跃，锅里的粽子
咕嘟咕嘟地翻滚着。母亲守在灶
台前，不时拉风箱、添柴，炉膛的火
光映红了母亲的脸庞，喜悦洋溢在
母亲的脸上。煮了一个多小时后，
屋里香气四溢，满屋子飘着粽子的
香味。小时候我们哥几个守在锅
台旁等候吃粽子，实在熬不过了连
衣服没脱就睡着了。天刚麻麻亮，
母亲掀开锅盖，一股热气腾空而
起，粽香味飘了出来，我们哥几个
被这香气熏醒了，一个个伸出脑袋
看着锅里的粽子，顾不上穿衣服，
直流口水。母亲笑着说：“一个个
馋猫。”她拿来碗一人一个，充满爱
意的眼神，盯着我们美滋滋地吃了
起来。一个不够，再来一个！母亲
也趁着热乎劲儿，盛好粽子走东家
串西家，让邻居的娃娃也都尝一

下。吃饱了把嘴一抹，我们就兴高
采烈地上学去了。

后来，我和哥哥举家搬到县城，
每年端午节这天，父母一大早就坐
十几里班车，赶在我们上班前到家
门口，送来十几个粽子，注视着我们
香喷喷吃下，才乐滋滋地回去。年
年如此，风雨无阻。

2013年后，我因工作调到外地
去了，每到端午节，母亲总是给我留
几个粽子，不是等我回来吃就是在
我走的时候，让我带到那边吃。离
别时，她那不舍、期盼的眼神，一直
目送我走出家门。

又是一年端午到，我轻轻推开
老宅的门，空旷的院落，树叶静静躺
在地上。邻居家的粽香不时飘进院
落，我却再也闻不到父母亲包的粽
子香味了，也吃不到当年粽子的味
道了。

父母亲包粽子的身影总在我眼
前浮现，我仿佛看到了他们送粽子
时的眼神，这眼神就好像是永不枯
竭的能量源泉，支撑着我跨越一道
道荆棘小沟，在事业上取得一个又
一个小的成就。

每想到这里，泪水已经湿润了
眼眶。

粽香飘来思亲人
■ 白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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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院前的丝瓜藤又爬满了竹
架，五月微风轻拂，那嫩黄的卷须宛
如初生婴儿的小手，试探着抓住竹
篾的纹路。漫步于田埂，阳光穿过
层层交叠的绿叶，在泥地上织出细
碎的金色网纹。恍惚间，30年前初
夏的草木香，悠悠漫上鼻尖。

记忆中，祖母总爱坐在丝瓜架
下的竹椅上，专注地做新鞋、纳鞋
底。那泛白的青布衫，勾勒出她清
瘦却坚毅的身影，银簪子斜插于发
髻间，随着穿针引线的手法微微晃
动。我经常顽皮地学着蝴蝶振翅，
围在她身边转圈，惊得藤蔓上的细
叶簌簌轻颤，满架绿浪随之涌动。

“慢些跑，当心撞翻蚂蚁的酒席。”她
轻声嗔怪，笑声里是对我无尽的疼
爱。每当我跌跌撞撞摔进花丛时，
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用沾着艾
草香的手帕，轻柔地拭去我额角的
汗珠。

村西头的槐花，那是五月最慷
慨的馈赠。我时常和邻居二妹挎着
竹篮，钻进那片槐花林。晨露沾湿

了布鞋，混着草叶与泥土的气息，酿
出童年最清甜的梦。

枝头白花簌簌飘落，恍若一场
永不落幕的雪。二妹突然拽住我的
衣角，指向天空：“快看！”只见两只
羽翼未丰的雏燕正笨拙地练习飞
翔，老燕则在上方盘旋，翅尖几乎要
划破低垂的云絮。我们屏气凝神，
望着那两道黑色剪影掠过晒得发烫
的谷场，最终隐没在远处翻涌的芦
苇荡里。

暮色缓缓晕染开来，整个村庄都
浸在艾草与忍冬的香气中。炊烟从
各家烟囱里袅袅升起，起初是清浅的
蓝，与天边晚霞缱绻交织，渐渐化作
浓稠的紫，在瓦楞间缠绵游走。父亲
扛着锄头归来，草帽里细心地藏着几
颗熟透的野草莓。“给咱家妞妞的。”
他布满老茧的手掌缓缓摊开，那抹
鲜艳的红还带着泥土的温度与日光
的余温。母亲在灶台前忙碌，铁锅
里的蚕豆“噼啪”爆开，油香混着柴
火味，在斑驳的土墙上投下晃动的
光影，恍若童年最温暖的歌谣。

最难忘的是月夜，萤火虫提着
灯笼在篱笆间巡游，像是星星遗落
在人间的碎屑。我和祖父躺在竹床
上数星星，他教我辨认银河两岸的
牛郎织女，说那是被天河隔开的两
粒星子。蝉鸣声里，老黄牛在牛棚
里反刍，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
蚊虫。忽然有流萤停在祖父的烟袋
锅上，幽蓝的光晕映着他沟壑纵横
的脸，竟比天上的星子还要明亮。

后来村东头修了公路，拉水泥
的车子碾碎了田埂上的野菊花。丝
瓜架在某个雨夜轰然倒塌，祖母的
竹椅被雨水泡得发了霉。我跟着父
母搬进县城时，二妹送我一个玻璃
瓶，里面装着晒干的槐花和褪色的
蝴蝶翅膀。“等丝瓜藤再爬满架子，
你就回来。”她眼睛亮晶晶的，像盛
着整个五月的晨露。

前些日子收到邻居的信，说村
里要搞“乡村旅游”。我踩着青石板
路往老宅走，发现晒谷场边新砌了
仿古的亭台，原先的芦苇荡改成了
垂钓园。但转过溪桥时，忽然瞥见

某户人家的矮墙上，几株野蔷薇正
攀着竹篱疯长，粉白的花瓣落进溪
水里，恍惚还是旧时模样。

推开斑驳的木门，丝瓜藤竟真
又爬满了墙。新竹架代替了旧时的
木桩，嫩绿的卷须在风里轻轻摇
晃。竹椅还在老地方，只是积了厚
厚的灰。我学着祖母的样子坐下，
看阳光穿过叶隙，在水泥地上投下
细碎的光斑。

暮色四合时，我遇见在溪边洗
衣的二妹。她鬓角已染了霜，却仍
像从前那样爽利地拧着被单。“尝尝
新摘的蚕豆。”她往我手里塞了把青
豆荚，指甲缝里还沾着草汁。我们
坐在老槐树下剥豆，看远处游人的
彩伞像蘑菇般绽开。有孩童举着网
兜追逐萤火虫，笑声撞在青砖墙上，
碎成满地跳动的银鳞。

此刻，我躺在五月的怀抱里，听
新蝉与老蛙对唱，看萤火与霓虹共
舞。那些消逝的从未真正离去，它
们只是换了个模样，继续在村庄的
脉搏里轻轻跳动。

五月记事
■ 欧兢兢

吴堡玉
■ 宋红红

都说玉遇有缘人。一天我
在楼下的小店里闲逛，只瞥了一
眼，就被柜中的一个饰品——一
只玉石小葫芦深深吸引住了。
小小的一只，静静地躺在柜中
不起眼的位置，浑身散发出温
润的光泽。

“价钱不贵，但绝对是正品
玉。”店里女主人温柔的嗓音让
人感觉非常舒服。贵不贵无关
紧要，重要的是我一眼就把它相
中了，它可爱的模样和温和的气
质深深吸引着我。葫芦和福禄
谐音，福禄，这一刻我心动了。

福禄是人生中最好的遇
见。就是这么奇妙，我的生活因
为一只玉葫芦而生动起来。它
通体散发出温和的光泽，颜色上
浅下深，一点点渲染成浑然天成
的样子。它应该属于我。

看着这块绿色的可爱小玉
石，我想起了产地在吴堡的一
种玉——“吴堡玉”。它属于石
英岩质玉，颜色浑黄厚重但不
失细腻温润，表皮有鱼鳞一样
的纹路，气质与那只小葫芦大
不相同。

都晓得，黄河水一泻千里，
裹挟着沙石日夜不停地流淌，
有的石头选择留在了岸边，而
有的石头因为河道的变迁，被
埋在了深深的黄土之下，岁月
更迭，它们默默沉积，与日月星
辰相依相守。吴堡玉大部分就
深藏在厚厚的黄土层下面，它
们主要分布在宋家川镇杨家
店、康家塔、吴家川一带，这里
是黄河的古河道。据专家勘
测，现在吴堡玉石的初步储存
量达到了23.5万吨，这是厚重
的黄土地和滔滔不绝的黄河水
赐予吴堡的宝藏。多少年无人
问津，直到有一天，吴堡人把在
黄河边捡石头当作最好的休闲
娱乐方式，把遇到一块好石头
称为要交好运气，这些沉睡了
千年或是亿年的石头才终于与
世人相见。

吴堡玉在玉石中品质独
特。勤劳朴实的吴堡男子聪明
睿智，他们把吴堡玉雕刻成一
件件精美的工艺品，推送到全
国各地。谁说玉石没有生命，
这些走进人们视野的吴堡玉把
朴实、厚重、沉稳的品质用那细
腻、收敛的光泽表现得淋漓尽
致。我认为，如果把和田玉比
作妙龄女子，那吴堡玉就像粗
犷豪放的西北汉子。

当你走进吴堡那片玉石矿
区，看着层层叠叠圆润的石头与
沙砾、黄土构成一幅生动的地质

“活地图”，不禁感慨，人们对吴
堡玉的挖掘和吴堡的历史一样，
远远不够，这里究竟隐藏着多少
传奇的故事，它们与黄河水一
样，从悠悠的历史深处走来，经
历风吹日晒，冲击磨炼，用坚硬
的外壳包裹着一颗隐忍温润的
心，接纳着黄土和清泉的滋养，
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人们不是在遇见玉，而是
遇见自己的灵魂。拾玉人偶然
遇见一块好石头，好石头遇到
一个好匠人，好匠人把玉雕刻
成人们心动的模样，最终好玉
石遇到了好眼缘，果然一切

“玉”见都是缘。


